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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亚东干文学是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分支，其文学作品呈现

出大量的空间样貌，按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将其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

观地理空间和抽象空间三个空间维度，三种形态的空间是一个地理中心化-主

体中心化-形而上空间的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此外，三种形态的文学地理

空间书写，受到了中华文化、中亚主流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三种文化的共同影

响。 

关键词：中亚东干文学；空间；文化；文学地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大民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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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2024lzujbkyxs013）阶段性成果 

 

  

引言 

中亚东干族是我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目前人口已达十万多人，主要

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距今已有 140 多年

的历史。中亚东干族的语言发源于我国西北方言，又独具特点。丁宏认为，

东干语属于中国西北方言的地域变体，东干文的产生开创了以拼音字母拼写

汉语并被实际使用的先河。[依玛佐夫 2001:2-10]中亚东干文学分为口头文学

和书面文学两种形式，在创作实践中涌现了大批的优秀作家，比如亚瑟儿·十

娃子、阿布都、优素卜·杨善新等人，亚瑟儿·十娃子被中亚回民誉为东干文学

奠基人。中亚东干文学作品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感情为主，文学作品中呈现出

大量的空间样貌。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阐发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条路

径：地理学的、地理批评的、地理诗学的。[柯罗 2021:1]本文以此三种方法为

依据，把中亚东干文学的地理空间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抽象空间

三个维度，以期管窥中亚东干文学的空间书写及其多层次空间书写的文化渊

源。 

一、场域地理空间：承载历史记忆的“地理中心化”书写 

地理空间是承载故事发生和作家抒发情感的场域。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的“空间转向”，地理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引起关注。柯罗认为：“文学研

究越来越多地呼唤使用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文学在空间中存在以及空

间在文本中的呈现”，[柯罗 2021:69]并提出地理学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的两个

要求：“重新定义所展现的地理区域；修复它的参照范围。”[依玛佐夫 2004：

69]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在参照坐标的定位中建构起来，地理空间中的参照物也

承载了空间的历史记忆。段义孚认为：“建筑空间似乎会折射出人类情感的韵

律，所以它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空间化的时间。”[段义孚 2017:97]文学作

品中以参照物为定点的地理绘图和历史痕迹都围绕“地理”展开，共同呈现了

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样貌。 

中亚东干文学中场域地理空间书写有两种形式：自然场景空间的建构和

人文地理空间的建构。先看自然场景空间。中亚东干文学中常描写东干人劳

作、生活的环境，并与天气、时令结合紧密。诗歌《夏天》描绘了夏天大雨

中的田野场景，“黑云猛猛的起来哩/蓝天黑罩/热头的光亮也没哩/不像赶早/白

雨（大雨）当卧儿（当时）倒脱哩/雨水起泡儿/树枝草苗笑脱哩/雨地呢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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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渠呢洪水淌脱哩/电闪，雷响......”，[依玛佐夫 2004:5]大雨倾盆，水渠里雨

水哗哗地流，田地里的禾苗欢快地洗澡，小动物在摇晃的树下躲雨，天一晴

就又跑了出来。诗歌描写了天上的“热头”和“黑云”，田野里的树和“蚂蚱

儿”“黑雀儿”，地上的水渠和“草苗”，通过景物的描绘构建了一个东干人劳作

的雨中田野空间。自然场景在中亚东干文学中出现最多，诗歌《天上的星》

《白云》等都描绘了天空和田地的自然场景，小说《拉比尔失笑哩》《在稻

地上》等则描绘了河边和田地的自然场景。 

再看人文地理空间建构。人文地理空间构建不仅描绘地理空间场景，也

会通过建筑等标志物来展现地理空间中的历史沉淀。小说《阿夫罗拉》讲述

了西拉儿和同学游览列宁格勒的事，看到高楼和桥梁仿佛十月革命场景就在

眼前。“列宁格勒真是清秀：连一根线儿一样的一道，一道的端巷子，一处不

像一处的高楼房，没夜亮的大河，杂样儿的花桥。再下来，每一个桥，每一

处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呢。知道的人们表说开哩，太招听的很。”[依玛佐夫

2004:56-57]通过冬宫、桥梁、高楼的游览，整个列宁格勒的地理空间样貌呈

现了出来，同行者们对十月革命都非常熟悉，于是“表说开哩”，列宁格勒通

过地理标志物获得了空间样貌和历史记忆的双重加建构。小说《从耍来》描

绘了工人和孩子在莫斯科旁边捷列诺格拉达城的广场玩耍的场景，“把干掉的

松树匠人们都旋成野牲的样子娃们在高头骑的耍的呢。”[依玛佐夫 2004:74]小

说里广场的位置通过莫斯科和捷列诺格拉达城的定位展现了出来，又呈现出

工人劳作和儿童玩耍的生活场景，把地理空间面貌和东干人的劳动生活结合

在了一起。 

场域地理空间是以还原地理场景为中心的空间建构，是文学地理空间书

写中最基础的空间形式。地理空间中的自然景物和建筑参照物为地理空间绘

图定位，又承载了时间流变中的历史记忆。此外，中亚东干文学中自然场景

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建构都与东干族文化和生活紧密相连，此时的地理空间承

载了中亚东干人的感性经验，于是文学地理空间建构则由地理中心化向主体

中心化转移。 

二、景观地理空间：融合感性经验的“主体中心化”书写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地理空间建构本身是对真实地理空间的重构，以地理

学方法对文本的阐发完成了地理批评的基础。柯罗同意理查德的“景观”说：

“（景观）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参照物，而是一组‘所指’的总和，是一种文学的

建构。”[柯罗 2021:112]这体现了文学地理空间的双层结构，一是真实地理空

间的能指形式，一是人类的空间想象。柯罗认为：“每一个想象的空间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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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主观性的——‘虚构的地理学必然是内部空间的表达：主体是在空间中进

行构思的。’”[柯罗 2021:106]主体将自己想象中的宇宙投射到虚构的地理空间

中去，为虚构空间赋义。从这种地理批评视角看到的文学地理空间是“更加‘自

我中心化’，而非‘地理中心化’。”[柯罗 2021:116]也就是说，真实性和主体空

间想象赋予了文学地理空间双重内涵，在景观地理空间中，地理空间更多地

承载着创作主体所赋予的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意义内涵。 

本节从两个方面来阐发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景观地理空间书写：功能性景

观地理空间和情感的景观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的构建与中亚东干人的文

化和审美紧密结合，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地理空间往往能够反映东干民族的整

体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作家主体也通过基于地理空间的空间联想来抒发自

己的内心情感。首先，中亚东干文学中最典型的功能性景观空间是经堂。“经

堂教育”在中亚东干族从我国西北地区迁移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东干人定居中

亚后得到延续。著名的东干族作家亚瑟儿·十娃子十岁时就进入经堂学习，十

娃子的同学叶塞儿等人后来都成为东干人中有名的阿訇，可见经堂教育在东

干族是非常普遍的。经堂教育“是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为目的的宗

教教育”，[依玛佐夫 2001:24]不仅如此，经堂以其宗教信仰的神圣内涵，还担

负着道德教育的责任。小说《三个军人》就是在经堂中展开的，叙述者开篇

就说：“教书，调养娃们——这是我的营干。”[依玛佐夫 2004:162]叙述者请来

了一家三代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军人，来讲述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而后

众人来到苏维埃军人纪念碑前：“娃们巴格老者拿来哩一筐子新鲜花儿端给

哩......周围都悄悄儿的：纪念折掉的军人们的呢。”[依玛佐夫 2004:165]可见，

经堂承载了中亚东干人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双重内涵，是中亚东干人的文

化寄托之所。 

中亚东干文学的中景观地理空间书写，更多的是借地理空间联想来抒发

作家的内心情感。首先是感叹时空流变。诗歌《天上的星》通过对天空景观

的观察和对比，抒发自己对童年怀念和无奈时光流逝的感情。“一打那会儿，

我记的/亮明星连月儿/眼睛儿挤上肯（经常）惹我/一直儿到今儿......这就可价

几十年哩/亮明星连月儿/还拉香甜磨的呢（拉磨：聊天）/还在一坨儿。”[依玛

佐夫 2004:3]天空中星星闪烁，几十年不变，从前自己寻找跌落的流星，如今

却找不见了，几十年一晃而过。其次，也有通过景观对比感叹今日生活好过

从前的，如诗歌《伏龙芝城》：“年代过哩，我大哩/你也变了卦哩/我的儿子

找不着/一把沙子，叫我说/花园、小街他知道/可是踪影他不找”，[依玛佐夫

2001:30-31]时代变了，花园和街道显示了家乡生活好的变化；再次，也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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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景观来寄托青年男女爱情的，比如诗歌《淡青二门儿》：“......天天-寤寐我

拜望/你的住房/过来，过去走开哩/把它爱望/就像从前，还在呢/高稍门楼儿/就

像从前，关的呢/淡青二门儿。”[依玛佐夫 2004:45]淡青色的二门口隔开了里

面和外面两个空间，相爱的青年男女无法见面。 

中亚东干文学在景观地理空间抒情中最多的是抒发思乡之情。杨建军认

为：“就作家思乡心态而言，世华文学伊斯兰文化带的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

的‘三重’望乡心态......伊斯兰宗教圣地麦加，诗人祖先所居的中国，诗人所居

的中亚地区，乃诗人心系的三个‘故乡’。”[杨建军 2009:62]诗歌《一把亲土》

抒发了诗人思念中亚家乡之情，又表达了诗人的老辈儿思念中国宁夏老家的

深厚感情：“楚河（中亚河流名称）沿上生-养下，在这儿长大/在山场呢我住

哩......在伊犁，宁夏我去哩/我爷的省/又宽，又大，又洒落/银川京城（省会）/

兰州的省呢也浪哩/黄河沿上/公园，地方太清秀/啥都看上/可是把家总想哩/想

哩楚河......打这儿走呢想起来/老子的话/‘把宁夏的黄亲土/拿来一把/给你爷的

坟头上/他的面上/要紧苫上’。”[依玛佐夫 2004:23-24]诗歌中出现了“楚河

沿”“伊犁”“兰州”“宁夏”等多处地理名称，这些地理名称对诗人而言是其游览

经验的概括，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景观地理空间形态，诗人离开中亚就会想念

中亚家乡，而远在中亚的父亲则托儿子带一把宁夏的黄土回去，寄托了老辈

儿人对中国故土的思念和眷恋。诗歌《北河岸上》则抒发了诗人对心灵家乡

圣地麦加的“望乡”心态：“我爷，太爷都住哩/北河岸上/我也在这儿住着呢/孝

顺老娘/就是，北河我的家/我的母亲/它比克尔白都贵重/比黄河亲......我爷、太

爷还说过/——麦加地方，也是老家,太贵重,连命一样/圣人生在那塔儿哩/他的

心灵/把《古兰经》下降哩/穆民的根。”[依玛佐夫 2001:164-165]诗人在这里表

达了对中亚家乡的眷恋，而诗人爷爷、太爷则诉说了对穆斯林宗教圣地麦加

的心灵追寻。《北河岸上》的景观地理空间书写面向的空间范围更大，空间

构建融合了创作主体的感性经验，历经几辈的人的感情抒发更具历史的厚重

感。除此之外，诗歌《书信》《我爷的城》等都依托场景地理空间的构建，

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诗人“三重望乡”心态。 

景观地理空间更加强调空间建构的“主体中心化”，文学地理空间在地理

空间图绘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了创作者的感性经验的表达，景观地理空间

经由作家的再创造，被赋予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内涵，体现出了文学地

理空间的多层结构。此外，文学地理空间除了承载事件发生和寄托主体的赋

义外，空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抽象内涵，可以脱离地理学意义的物质性而具

备形而上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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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象空间：象征结构和权力关系书写 

文学地理空间研究从地理批评到地理诗学的过渡，剥去了地理空间的物

质外衣，只留下地理空间的结构形式及其与世界的象征关系。柯罗否定地理

诗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为这“将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引入了一条歧途——

过分地宣扬文本至上观念。”[柯罗 2021:120]地理诗学的方法应指向抽象空间

的建构：一方面，按着洛特曼的路径将“‘艺术文本的结构’与其呈现的空间结

构关联起来......它的语义场被一条‘边界’穿过，它‘将文本的空间划为两块亚空

间’，不同的空间包含有充满生机的关联。”[柯罗 2021:141-142]另一方面，按

着米歇尔·德吉的路径认为地理诗学“还包括培植一种人类与世界的象征性关

系。”[柯罗 2021:128]也就是说，抽象的地理空间内部是非均质的，空间被界

限割裂并相互关联；另一方面，抽象的空间的建构还体现着一种人类与世界

的象征关系。 

首先，抽象空间内部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的

结果且相互关联：“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

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组关系。”[列斐伏尔 2021:22]福柯进而考察了人与空

间的关系：“建筑的工具复制了（其中将有或多或少的权重）社会的等级”。

[福柯 2021:9]建筑作为具体的空间形态承载了社会的等级关系，而空间中的权

力等级关系需要依靠人的活动来实现。中亚东干文学中常有“炕”这个空间意

象，炕作为一个独特的家庭居住空间，它的位置和使用体现了中亚东干族人

的权力关系。在小说《老马富》中，老马富因受乡民爱戴而被大伙请到炕上

去坐，相比之下，尽管青石儿已然胡子花白，但是因其不受尊重而只得坐到

“炕沿子”上。炕作为家庭起居的重要空间，炕的位置体现出就坐人的尊贵程

度和社会等级关系，因此老马富能“上炕”体现的是其在乡亲中尊贵的社会等

级地位，而青石儿尽管年事已高，因不受尊重而社会等级地位低，只能在炕

的边沿上在落座。在小说《乡庄》中，老者向全家人宣布重要决定时就坐在

炕中央，可见炕的位置能够体现出人物和事件的重要程度，炕作为一个具体

空间承担着社会等级关系，体现着人物主体间的权力关系。 

其次，抽象空间体现着人与世界的象征关系。柯罗从两个方面对这种象

征关系进行阐发：一是自然与人的思想二者逻各斯紧密联系；二是自然摆脱

外部特征在人心灵中产生共鸣。先看前者。柯罗认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来

都不是简单的物理感受；从来都是充满了被言说的意义，且因言说而更加适

宜栖居......生态学是一门学说，更是一种家园思想，即对人类在尘世如何栖息

的思考。”[柯罗 2021:128]也就是说，地理空间环境和人类思想在象征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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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占有一个中心。诗歌《后晌》描绘了河岸草上青年男女互相爱慕和骚动

的感情，诗歌中融入大量景物进行环境描写以及青年男女的心理活动，并以

环境和男女的心境作对比：“水皮儿上漂子太显眼/渔朗孽障（可怜）......鱼没

钓上-小事情/一场的空/保不住的事情-/姑娘的心。”[依玛佐夫 2004:15-16]此时

的景与事都与男子心境一致，鱼漂显眼如同男子爱慕女子的心情藏不住，鱼

没有钓上是一场空，就害怕抓不住女子的心也是一场空。诗歌往往先言他

物，却和诗歌叙事共同分享一个意义内核。诗歌最后以写景结尾，更具象征

意味：“苇子唰-啦儿响的呢/周围消停/河呢洪水淌的呢/黑水没尽。”[依玛佐夫

2004:16]此刻男女没有动静，只有风吹苇子和河水流淌的响声，渲染了男女接

触的害羞之情，又借用“水”的意象，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 

再看后者。诗人在创作中会将世界的广延转化为内心的缩影。柯罗认

为：“根据巴亚尔的观点，一个文学空间所产生的真实效果并不在与它和外部

地理现实的彼此对应，而在于其表达‘内心家园’的能力......文学地理学是作家

无意识的‘空间部分的投影’。”[柯罗 2021:108-109]柯罗称这种地理空间为“抽

象的景观”，读者无法找寻作家地理空间建构的精确位置，这是作家游览经历

形成的唯一景观，是其内在的共鸣，因此这种空间形式和作家内心象征性地

关联了起来。诗歌《走信》中运用了大量的方位名词，却都是虚指而非实际

位置：“东方呢-妹妹/西方呢-我/北方呢遇面/实不错/生活苦难/都知道/心呢有你

/不得到。”[依玛佐夫 2004:33]借用东西方向来象征二人距离之远，“北面遇面”

也是男子的想象，其实“不得到”。见不到面的二人只有借助天空和云朵来传

递思念：“请你，妹妹/头抬起/眼观蓝天/再睡起/天上云彩/翻蛋蛋/云彩空空儿

呢/有相片/亲爱妹妹/你接手/把你的相片儿/我也收/就打这么/快就醒/天天睡起

/‘写书信’。”[依玛佐夫 2004:33-34]这一段诗歌都是男子的内心独白，此时天

空和云朵成了男子内心的投射，失去了天空白云的外在形式而是和妹妹传递

的“书信”，而书信也只是男子的想象，实则天空白云只是男子寄托思念的载

体。诗歌《空想》和《走信》有相同的象征结构，“小伙儿”工作间隙仰观天

空生发美好遐想：“头枕土块/脚蹬砖/仰板儿朝上/观哩天。”[依玛佐夫 2004:38]

此时天空云彩变出各种美好精致，甚至出现一个“清秀城”来邀请他当皇上。

遐想过后又回到工作中去：“小伙就像/睡醒哩/活赶（比）空想/要紧哩。”[依

玛佐夫 2004:40]天空和云彩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投影，悠闲的白云和广阔的天

空与人物内心追求相呼应。 

总的来看，无论是抽象空间内部的权力空间建构，还是抽象空间所投射

的人类与世界的两种象征关系，文学地理学的抽象空间书写都体现出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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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形而上特点。文学地理空间从地理学的-地理批评的-地理诗学的三种途

径的建构形式来看，呈现出一个越来越虚化的空间建构过程，这与作家的文

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其空间书写的深层原因要求从中亚东干族文学

创作的文化渊源层面进行阐发。 

四、中亚东干文学空间书写的文化渊源 

中亚东干民族是我国西北回族的后裔，又在中亚乌、吉、哈三国定居 140

余年，可见中亚东干族的发展融合了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杨建军针对华

裔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了“双重还原”的研究方法：“厘清华人客居国主流文化，

华人的汉儒文化，华裔某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等多重文化元素，在华裔少数民

族文学中的不同作用。”[杨建军 2015:122]“双重还原”所言“双重”实则指向了

三个层次的文化还原：中国汉儒文化、客居国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所

以，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应该指向中华文化、中亚文化和回族穆斯林文化三

个层面，本节则从中亚东干文学空间建构的三个维度出发，来考察作家空间

书写的文化渊源。 

首先，场域地理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亚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场

域地理空间主要以地理学的方法建构叙事和抒情的文学地理场景，所以场域

地理空间往往和中亚东干人的劳作、生活紧密相关。一方面，作家根据日常

的生活场景进行地理空间建构，因此作品中的文学场景往往是带有中亚三国

特色的生活环境，比如《夏天》《天上的星》《白云》都是当地环境的再

现。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作为中亚地区的强势文化，会以标志物和事件的

形式在地理空间和东干人记忆中留下痕迹。比如在《阿夫罗拉》中，西拉儿

在游览列宁格勒时既通过各种标志物再现了当地场景，又通过建筑的历史痕

迹重现了十月革命的事件片段。 

其次，景观地理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华文化和穆斯林宗教文化的影

响。景观地理空间建构承载着创作主体所赋予的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意

义内涵。一方面，经堂等具体的空间形式是中亚东干人穆斯林宗教文化的具

体体现，经堂空间既是中亚东干人文化的缩影，又是其宗教文化继承和发展

的场所，随着时代发展又逐渐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比如《三个军人》

中，叙述者直言“教书”“调教娃们”是他的“营干”，可见经堂是一个具备宗教文

化功能的空间构建。另一方面，景观地理空间是作家感情抒发的依托，这种

感情抒发分为共性的感情抒发和个性的感情抒发。共性的感情体现为人类共

同的感性经验，比如《伏龙芝城》中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淡青二门儿》中

男女情感的表白等；个性感情则体现为中亚东干人“三重望乡”的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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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乡之情又集中体现在远离中国故土的思乡之情，以及对心灵归宿圣地

麦加的眷恋之情，这集中体现了中亚东干文学里中华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对景

观建构的影响。 

最后，抽象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抽象空间是由作家文

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而建构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空间形态，其内部体现为

一种权力关系，其空间整体的建构又呈现出一种人与世界的象征关系。第

一，抽象空间权力关系的言说建基于中华文化中伦理道德传统和民俗生活。

中国汉儒文化自古讲究“礼”法，“礼”所体现的就是社会伦理等级制度，人与人

之间的伦理等级和权力关系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中国传

统中方位文化、颜色文化等都蕴含着伦理等级和权力关系，比如传统格局的

家庭房屋中，坐北朝南者为正房，四方大地以中为尊，古代官服按颜色区分

官职，黄色象征帝王之家等等。中亚地区没有炕，炕是中亚东干人保留中华

生活传统的体现。炕空间在中亚东干族生活空间中体现为伦理地位的核心，

所以《乡庄》中老者坐在炕上宣布重大消息，《老马富》中老马富因受人尊

重而被请上炕。第二，抽象空间呈现出的人类与世界的象征关系建基于中华

文化的两个层面：语言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先说语言文化。东干语属于中

国西北方言的地域变体，所以中亚东干人在语言表达上和我国西北方言大体

上是相通的。中亚东干文学大多以口语形式的中国西北方言书写，所以其思

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其空间书写必然体现中华文化色彩。再说中国文

学传统。几千年的文学沉淀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意象结构，比如“水”与

“爱情”的比类关联在《诗经》中就有体现，《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更是家喻户晓的诗句。《后晌》中诗人通过先言水景引出相似男女心思的手

法就有“起兴”修辞的味道，诗的末尾以“水”结尾更升华了“水”空间的象征作

用。可见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抽象空间建构与中华文化紧密相关。 

结论 

中亚东干文学是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分支，其文学作品呈现出的大

量的空间样貌，本文按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将其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观地

理空间和抽象空间三个空间维度，三种形态的空间是一个地理中心化-主体中

心化-形而上空间的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中亚东干文学中的场域地理空间

涵盖了中亚东干人生活劳作的自然地理空间及历史沉淀的人文地理场域；景

观地理空间则承载着中亚东干民族所赋予地理空间功能的、审美的内涵，以

及以“三重望乡”心态为主的私人/公共情感；抽象空间则剥去了地理空间的物

质外衣，一方面体现着非均质化空间内部的空间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回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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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世界与人的双重共鸣。同时，中干东亚文学中的空间书写根植于中

华文化、中亚主流文化和穆斯林文化融合的文化土壤，展现出多元的文化内

涵。本文从对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中，探索出一条从文学地理学到空间哲学

的研究路径，以期为我国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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